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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针灸学的包容与创新 

——关于《针灸医学导论》的诸多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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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研究所，济南 250355）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了大量的针灸学著

作，为繁荣针灸学术、推动针灸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海量的针灸著作当中，绝大多

数都是传统体系框架内的演变和丰富，在整个体系上

能够称得上是现代针灸学的著作相对偏少，在教材体

系中这样的著作更是寥若宸星，而《针灸医学导论》

则是具有现代针灸学品质的著作之一。该书由徐斌、

王富春主编，景向红、马铁明、李瑛、贾春生为副主

编，朱兵教授主审，人民卫生出版社于 2016 年 12 月

出版［1］。该书作为研究生教材有诸多创新点，对于帮

助研究生了解针灸学的水平、动态、发展方向，以及

启迪研究生的创造性思维都会大有裨益。 

1  正视针灸学存在的问题 

中国针灸学会在 2011 年召开的全国第五次会员

代表大会指出，中国针灸面临理论发展相对滞后、服

务模式单一、多种疗法配合应用的优势淡化、针灸国

际化的倒逼态势 4 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1］。此后的 7 年

间曾经出版过多部教材，但均未提及这些问题，《针

灸医学导论》一书是公开正视上述问题的教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的

进化，中国针灸自身更多的问题被学术界公开讨论。

中国针灸学会 2016 年 12 月发布的《针灸发展 2030

纲要》［2］中明确的指出：“针灸学基础理论与中医药

（辨证施治）理论基本重合，没有突出和分离出自身

的理论特质（体系）；针灸基础研究与临床严重脱节，

其成果难以回归和促进、提高临床疗效”“针灸在西

传（国际化）过程中为适应本土化而发生的嬗变反过

来挑战中国针灸”等 9 大问题。能够公开指出这些问

题，既体现了中国针灸学术界的开放，也展现了中国

针灸学术界的自信。 

传统针灸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相脱节、教材体系严

重滞后于当前研究水平与临床实际需要等问题，早在

中国针灸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之前就被部分专

家认识到了，并引发了韩济生院士的如下感慨：若干

年后，中国针灸的大旗也许要插到国外的土地上，那

时候中国仅仅就是针灸的故乡了［3］。所以，构建理论

能够有效指导临床、与现代科学文化背景相适应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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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针灸学体系是一项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面向研究

生教育的《针灸医学导论》公开讨论针灸学科存在的

一些问题，对于促进我国现代针灸学体系的构建和发

展具有积极意义。 

2  讨论了传统针灸学的解构问题 

《针灸医学导论》讨论了针灸学的“解构与构建”

问题。解构的原意应为“结构分解”，是后结构主义提

出的一种批评方法。“解构”的概念源于海德格尔《存

在与时间》中的“deconstruction”一词，原为分解、消

解、拆解之意，德里达在这个基础上补充了“消除”“反

积淀”“问题化”等意思。而在我们通常的语境中，“解

构”还有破解之意，延伸有否定既往之意。所以《针灸

医学导论》公开讨论针灸学的“解构与构建”问题，显

示了主编团队的巨大学术勇气和学术胆识。 

只从标题来看，《针灸医学导论》公开讨论针灸

学的“解构与构建”似乎局限于“针灸临床研究方式

的解构”，但其实涉及到整个针灸学体系的解构问题。

书中讲到“针灸学理论在其形成与演变过程中，其所

处时代所特有的文化哲学思想或多或少会渗透其中，

因此，在将中医针灸学说搬进实验室之前，必须首先

将不同时期掺入其中的非实践成分一层层剥去，并补

充其欠缺的科学事实”［1］“传统针灸学的全球化进程

不论是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还是进一步走向世界，

均是以针灸学术进步为基础的，而与多学科的交流互

动则是推动学术发展重要途径之一。在这一点上，若

拘泥于民族文化何需外国认同的狭隘认识，那就取消

了讨论走向世界的必要性”［1］，这样的讨论显然超越

了“针灸临床研究方式的解构”话题，但书中紧接着

讲道：“如果减弱乃至丧失针灸知识体系的传统内核，

失去了固有的特色，也就失去了走向世界的优势”，

这似乎反映了主编团队的某种矛盾性。事实上，固有

的特色并不是走向世界的根本优势，走向世界的根本

优势还在于自身具有的科学真理性，也就是主编者所

讲的“均是以针灸学术进步为基础的”。 

3  讨论了针灸学的文化问题 

传统针灸学具有文化与科学双重特质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但以往的教材涉及这一问题时大多语焉不

详，而《针灸医学导论》则对“基于传统文化的针灸

学科知识构建”问题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讨论。《针灸

医学导论》在此所讲的“构建”其实是与前面所讲的

“解构”相呼应的。该书中论及：“传统针灸学的核

心理论基于东方哲学，它拥有着人文成分与科学成分

的复合体，可以说传统针灸学的人文特质与其科学价

值没有逻辑上的等值性，既不能以科学视角代替人文

视角，也不能以人文视角代替科学视角；既不能以科

学性不足为由否定人文价值，也不能以彰显人文价值

为由掩盖科学性的欠缺。传统针灸学中所蕴含的科学

价值是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发现的，同时其独特的人文

内涵的传承与发扬也是永恒的。无论是从人文或文化

角度、还是从科学角度研究传统针灸学都是积极的，

但二者的研究方法应该有所不同。可以说传统针灸学现

代化研究中的某些重大失败往往缘于研究方法与对象

的错位，有学者指出，简单地从现代科学角度研究传统

文化背景下的理论认识不可能获得所期望的结果”［1］，

在有效、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发展现代针灸学理论认

识不应当以否定传统理论体系为前提；另一方面，也

不应当因为传统体系内存在大量的有效经验及符合现

代认识的一些思想就拒绝进一步的现代研究，毕竟思

想的前瞻性与合理性无法取代具体科学理论、科学规

律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应当在开放中谋求发展［1］。很

明显，这里的“构建”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与

前面介绍的“解构”密切关联，甚至具有同步性。 

需要在这里说明一点，从《针灸医学导论》所引

述的这两段文字或观点，并非主编者的原创，而是全

部来源于 2011 年公开发表的他人文献［4-5］，原文献作

者并不是从“构建”“文化的针灸学科知识”角度讨

论问题的，初衷还是讨论的“解构”问题，而《针灸

医学导论》的主编者从“构建”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

显然是更深入了一步，毕竟“解构”与“构建”或“重

构”具有不可分割的学术目的。 

4  讨论了现代针灸学体系的构建问题 

建立现代针灸学体系的话题在学术界已经早有

讨论，不但有《现代针灸学》著作的出版和讨论建立

“现代针灸学体系”的论文发表［6-10］，而且学术界还

有积极评价［10-11］。《针灸医学导论》作为研究生教材

将“现代针灸体系”纳入其中进行了介绍，并予以充

分肯定。主编者把现代针灸学分为了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历史的概念，是指针灸学发展到“现代”的“针

灸学”的状态，这可能是王雪苔、陈汉平等所指的现

代针灸学，它还处于形成过程中，还没有完成基本的

体系；二是指学术概念，特指以现代科学概念建立的

“现代针灸学”为名称的针灸学，后者应是前者过程

中的典型产物［1］。主编者还将朱兵教授的《系统针灸

学》、“西方针灸学”归属为“现代针灸学”的范畴［1］，

并认为，建立“现代针灸学”是针灸现代化的必然结

果，尽管针灸学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现状，但现代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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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必然，而其基础也只能是与其他现代科学一样

是实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验是建立现代针灸学的

唯一基础［1］。主编者在教材中深入讨论实验针灸学、

针灸学现代化、现代针灸学的关系，并充分肯定了建

立、发展“现代针灸学”的历史方向，再次展现了主

编团队的学术信心和学术高度。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所有倡导建立、发展现代

针灸学体系的学者，没有人否定传统针灸学体系，更没

有人以否定传统针灸学体系为前提。传统针灸学的基本

理论——经络学说、脏腑学说、气血学说等自创立至

今，历经 2000 余年，这一过程除了“解经”“注经”而

众说纷纭、各家林立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创新与发

展。除了十四经之外，为什么没有提出其他新的经脉？

既有五输穴，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六输穴？一言以蔽之，

传统针灸学理论体系在既有范式内已经达到了其历史

的完美［13-14］。 

关于现代针灸学体系的形成，只从结果来看，似

乎是近几十年来的一个事件，但严格来讲这个体系的

形成经历了 100 余年的曲折历史，可以说，创建“现

代针灸学体系”的进程自“西学东进”之后就已开启。

如果将目前的“现代针灸学体系”比喻为一只“雏鸟”， 

这只“雏鸟”则是经过了 2 个阶段：一个是漫长的孵

化期，一个是艰难的破壳期。“西学东进”之始到《现

代针灸学理论与临床应用》及《现代针灸学》出版之

前的 100 多年间，“现代针灸学体系”一直处于孵化

期，这个阶段数代人进行了曲折、艰辛的探索，唐容

川、朱琏、鲁之俊、韩济生、陈汉平、朱兵等一大批

学者都为这个孵化过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温度，从这

个意义上讲，“现代针灸学体系”的构建并非个别人

的一日之功，而是数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14］。 

在现代针灸学内没有经络理论的任何地位，并不

等于否定经络理论的价值，因为经络理论的价值只寓

于传统针灸学体系中，而传统针灸学体系就好比一座

“古城”。我们曾运用“拆老城建新城”与“护老城

建新城”两种不同的城市发展思路来说明发展现代针

灸学的同时对传统针灸学进行保护的基本态度。近几

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建设大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

是拆掉老城原址建设新城，另一种模式是保护老城另

址建设新城，前者是拆旧之后的原地立新，后者则是

老城旁侧的另址新建，两种模式所展现的主体基调都

是发展，但前一种模式将本地原有的历史文化载体湮

灭在了发展的背影之中，后一种模式则将本地原有的

历史文化载体镶嵌在了发展的历史长廊之中，后者是

我们的基本态度［13-14］。 

总之，传统针灸学经过 2000 余年的发展，在既

有范式内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系，而现代针

灸学作为完全不同的范式犹如破壳不久的“雏鸟”，

之后的成长道路依然漫长。 

5  确认了西方针灸学的意义 

针灸的国际化伴随着针灸的本土化，针灸在国外

的本土化发展已经对我们提出了严重挑战，这样的发

展趋势并不会以我们所坚持的正统所改变。《针灸医

学导论》总结了西方针灸学的 4 个主要观点：（1）如

果守着旧观念，同时注入新观点，无异于要求既要接

受世界是圆的，也要接受世界是平的，对现代的人来

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西方针灸学认为传统中医

针灸学是医学历史中一个神奇的部分，他们敬佩古代

医生，但是古人的解释在当今来说已经没有意义，至

少对于西方是如此；（3）西方针灸学是利用现代解剖

学、生理学、病理学和循证医学知识对中国针灸学适

应性的改造，是基于同时代的生命科学原理；（4）西

方学者在否定传统针灸学理论时，列举了几个证据，

其中第一个证据就是经络理论问题，迄今为止，没有

人能够提供任何有关经络存在的物质证据，为了回避

这个问题，经络有时被描述成一个抽象概念，但难以

接受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何能产生临床实践中观

察到的强大的生理效应。 

西方针灸学的这些观点虽然早前已经公开讨  

论［14］，但是在研究生教材中坦诚介绍和讨论，反映

了主编团队宽广的学术胸怀，也反映了主编团队对我

国针灸学术现状的忧虑。书中自问：面对西方针灸的

发展，中国针灸学者如何应对挑战？主编者的观点非

常明确：构建体现针灸学理论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结构合理、层次清晰、概念明确、表述规范，能够指

导临床的现代针灸学理论体系框架是中医针灸理论

研究者目前 为重要的任务［1］。 

6  肯定了朱琏针灸学的价值 

1951 年出版的朱琏《新针灸学》开辟了新中国

在科学视角下研究传统针灸疗法的先河，她将西医的

解剖学、生理学融入到针灸学当中，特别是运用当时

新的神经生理学研究成果——巴甫洛夫的高级神

经反射学说揭示针灸的治病原理，展示了朱琏紧跟科

技前沿、追求科学真理的学术品格。1980 年该书第  

3 版出版，鲁之俊先生作序，并评价《新针灸学》是

“运用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探讨提高针灸技术与科

学原理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影响极其深远，是朱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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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医学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临床治疗部分，朱琏的《新针灸学》舍弃了传统

的辨证治疗体系，是一部系统性的辨病治疗的针灸著

作，这完全不同于此后几十年来的院校教材体系，但与

数十年来的针灸临床的辨病治疗发展趋势完全吻合［15］，

也可以说是《新针灸学》引导了中国针灸在临床治疗的

发展方向。《新针灸学》没有院校教材的那种僵化、格

式化、形式化、脱离临床实际需要的缺点。令人遗憾的

是，这样的一部开创性的针灸著作及其学术思想被中医

院校的教育体系屏蔽了将近 60 年，《针灸医学导论》则

对《新针灸学》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展现了主编团

队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 

7  讨论了系统针灸学问题 

系统针灸学的论文著作早已有之［17-19］，其中中国

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中医系统论与中医

系统工程学》［18］，全面探索了将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

运用到针灸学研究领域［17］。《针灸医学导论》作为研

究生教材，介绍了系统生物学研究方法在针灸学领域

的运用，并对《系统针灸学》 [19]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充分展现了主编团队的“后现代”视野和学术高度。 

针灸调节作用有两大特征，即双向良性调节、多

靶点调节。针灸双向良性调节是针灸作用的基本特

点，也是针灸作用四大规律的核心。针灸双向良性调

节作用不但在疾病治疗中有其独特价值，在保健预防

中也有其重要意义。针灸双向良性调节作用有 3 种不

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对性质不同疾病的双向良性调

节，二是对同一种疾病过程中不同功能的生物活性物

质或不同生理机能的双向良性调节，三是对同一种生

理功能在其节律的不同时区或不同时间状态的双向

调节。问题在于：针灸双向良性调节作用的本质是什

么？目前的研究缺失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当然，“还

原”性的研究方法也无力回答这样的问题，而这正是

系统科学所关注并适宜研究的问题。关于针刺作用的

多靶点调节，在整体状态下，针灸任何一个穴位都能够

产生两大类效应，即节段性效应和整体性效应，朱兵教

授也称之为特异性效应和光谱性效应。针灸多靶点调节

也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对同一器官的多靶点调节，

如针灸对肠易激综合征的治疗研究就涉及到多种脑肠

肽，包括 P 物质（SP）、血管活性肠肽（VIP）、胆囊收

缩素（CCK）、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ＲP）、一氧化氮

（NO）、5-羟色胺（5-HT）等，具有激素和神经递质或

调质双重作用的生物活性物质，这些生物活性物质在中

枢和外周水平广泛参与胃肠功能的调节。针灸对肠易激

综合征的治疗还涉及到肠道动力、神经-免疫-内分泌

功能等诸多环节。针灸多靶点调节的另一种形式是对整

体状态下多器官的调节，问题在于：不同靶点调节作用

之间有无协同效应？又是如何协调的？很显然，对于这

些问题的解决，“还原”性的研究方法同样是无能为力

的，而这也是系统科学研究方法的优势，是系统科学所

关注并适宜研究的问题。“还原”性的研究方法只能看

到针灸调节的细化环节，无法看到整体状态下多靶点调

节作用之间的协调效应与机制，而针灸的双向良性调节

作用正是基于整体状态下不同靶点调节效应之间的协

调、耦合的结果。 

8  小结 

《针灸医学导论》作为研究生教材有许多突破

点，但因为该书由 19 位编委共同完成，涉及的内容

又十分广泛，所以个别观点有时互有冲突，整体的逻

辑结构也还有一定的优化空间，这也是众多编委合作

中极其难以平衡的共性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影响本

书所具有的包容、创新的现代针灸学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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